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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说

2016年完成初稿
后，《石门文字禅

校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的
项目参与评审，得评优。但
是周裕锴以出精品的标准
要求自己，一直修改。直到
2021年夏，这套250万字
的《石门文字禅校注》才由
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川大教授周裕锴：
注解《石门文字禅》是个“良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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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裕锴在家中书房。

《石门文字禅校注》倾注周裕锴20年心血。

周裕锴的著作（部分）。

封面新闻：在你看来，惠洪
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周裕锴：惠洪是一个奇才，
其著述范围之广，在两宋禅林
中可称第一，后世僧人也罕有
其匹。惠洪的一生非常坎坷，14
岁父母双亡，迫不得已出家。
本来他可以去当儒生参加科举
考试，但是家里没有钱，只有出
家了。惠洪爱好写诗，他跟黄
庭坚有往来。虽然出家，但是
他这个人性格更像苏东坡，说
话没有遮拦，容易得罪人，一生
一共 4 次进监狱，两次遭到流
放。有一次是流放到海南岛。

封面新闻：流放到海南
岛？那他跟苏东坡有过交集
吗？

周裕锴：惠洪年轻的时候，
在京城里面当和尚，当时正好苏
轼也在京城任翰林学士承旨。
但是当时苏东坡地位很高，两人
不大可能直接交往过。等到惠
洪被流放海南岛的时候，苏东坡
已经离开海南岛11年了。但是
苏东坡当时认识的人都还在，所
以惠洪就去访问那些见过苏东
坡的人。黄庭坚遭贬经过长沙
的时候，惠洪专门去陪伴黄庭坚
将近一个月。所以我们看他现
在留下的墨宝，都有一点点黄庭
坚的风格。

封面新闻：禅宗作为一种思
想，提倡不立文字，以心传心。
惠洪的文字禅却反其道而行之。

周裕锴：禅宗要求尽量少
说话，最好不说话，要多修行。
但 是 他 反 过 来 ，他 就 爱 说 爱
写。他要把自己对生命的理
解、对艺术的理解，都要写出
来。有时人家叫他不要写，他
偏要写。他说，我不可能一天
到晚就闭着眼睛在那里打坐，
终日无所事事，好像自以为得
道。所以他的书的名字叫文字
禅。他这个文字禅也受到一部
分人的批评，尤其是传统保守
的老和尚的批评。但是另一方
面有很多热爱文艺的和尚特别
喜欢他。所以南宋到明清，有
不少和尚留下文集，其实大都
是受到惠洪的影响。

我是很认可惠洪这种做法
的，如果完全不说，知识就没办
法传递出来。事实上，任何一
种思想学说的传承，都很难通
过沉默的暗示来进行，同时，任

何一种思想学说的流播，也很
难仅仅依靠口耳授受而传之久
远。语言必须通过文字的形式
记录下来，才能真正成为一种
精神传统传世。

在惠洪之后，文字禅也正
式流行开来，这种观念开始风
行于宋、元、明、清的禅林，甚至
东传到了日本。我在《禅宗语
言研究入门》里提过，有学者批
评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引以
自傲的禅是超语言、非逻辑的
个人体验的观点，认为铃木混
淆了禅和禅学的概念，作为一
种功夫的禅是超语言逻辑的，
但作为功夫论的禅学却不能回
避语言逻辑的分析。

我觉得我们对待诗歌也是
这样，个人体验、欣赏诗歌的时
候，可以“如人饮水，冷暖自
知”，但作为学者的任务，就是
要辨名析理，要把一首诗的艺
术得失言传出来。

封面新闻：作为文学教授，
研究惠洪诗文集，主要是发掘
其中的文学价值。那你是怎么
将一个出家人的文学作品跟他
的禅宗思想剥离开来呢？

周裕锴：确实没办法完全分
开。惠洪提到“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互用。他在感觉同时也在
思考。审美时，他觉得眼睛耳朵
可以打通，视觉和听觉可以打
通，其实就是通感。佛教禅宗还
善于以以大观小的宇宙视野方
法来审美，儒家最多就是登高望
远，登泰山而小天下，佛教对世
界的观照却是用周遍含容，跳出
自身的局限。这些对文学的影
响还是很大的。

封面新闻：现在社会上关
于禅宗、禅学的世俗化理解较
多。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禅
宗或者禅学的要旨是什么？

周裕锴：禅宗实际上是一种
破除了偶像崇拜的佛教。在禅
宗出现以前，佛教讲求的事实上
是偶像崇拜，尤其在南北朝时
期，佛教大量寺庙被修建，供奉
佛祖是一种社会普遍现象。所
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烟雨中”。禅宗出现之后，人们
将观照世界的方式从外部转向
了自我内心，摒弃掉对外在的假
借和追寻，转为内在探索。正因
如此，禅学自诞生起就必然一定
会为中国的文学烙下深刻的印

痕。它就像一剂催
化剂，让中国的哲
学、文学思想从唐
代的张扬绚丽、对
外部世界的观察和
探索，转向宋代以
后的内敛温和、向
内 心 悟 道 。 坦 白
说，禅宗在此更接
近心理学或者一种
思想资源，而不是
宗教。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实习生 李心月

初稿被评优，但周裕锴
不急着出版。他觉得里面
还有不少问题，就不断修
改，又修改了一年。稿子交
给学术水平比较高的上海
古籍出版社以后，跟责任编
辑联系上，还在不断修改。
这本书还没有出版之前，在
学术界评价都比较高，所以
出版社对这部书很重视。
2019 年底，责编把清样寄
来。疫情期间，哪儿也去不
了，周裕锴就一直在看清
样，A4 纸 4500 多页，竖排，
一行一行看。又改了半年
多。一直到 2020 年上半年
都还在改。“其实早交稿也
可以，也能够对付过去，但
是对不起自己良心。所以
我说，这个事是良心工程。
国家给我们资助，还是要出
精品。这是一个学者最基
本的责任感。”

过程曲折而艰苦，但是
周 裕 锴 依 然 觉 得 乐 在 其
中。“做学问中发现个新的
什么，就像破案一样快乐
——人家没有解决的问题，
你解决了，心里面真的很舒
服，这就是学者的乐趣。而
且，注解《石门文字禅》，也
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跟两
三个世纪以前曾经注解这
本书的日本学者廓门贯彻
之间有一个对话。在这个
对话中，我不能输。”

能完成校注《石门
文字禅》，跟周裕锴在
唐宋文学研究，尤其是
苏轼研究、禅宗文献、
文学、语言等方面的研
究有深厚的积累分不
开。尤其是自上世纪
90年代至今，他出版了
10 余部禅学研究相关
专著，对新时期以来的
禅学研究有一定的引
路之功。如《禅宗语
言》《中国禅宗与诗歌》

《文字禅与宋代诗学》
等著作，在学术界得到
广泛认可。

在周裕锴看来，禅
学对宋代以来哲学思
潮的影响，乃至士人人
格修养的养成有重要
意义，这种影响甚至持
续到当代。“我们常将

‘儒、释、道’并提，三家
相互融合，甚至某些概
念你我不分。也几乎
可以说，其中的佛学思
想，多数指的便是禅宗
思想。例如南宋陆九
渊开创‘心学’，讲求

‘心即理’，曾说过：‘宇
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
宇宙。’虽然他自称是

‘因读《孟子》而自得之
于心 ’，但他和禅学主

张的向自我的内心探
索也有很明显的承继
关系。”

一位研究文学的
学者，对禅学研究用力
如此深，在周裕锴那里
显得非常自然，“禅宗
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
对北宋后期诗人观察
认识世界的审美眼光
颇有启发，宋代诗人在
禅宗哲学的背景下产
生了若干全新的诗学
概念和艺术观念，例如
由‘六根互通’转化为

‘出位之思’，进而从
‘法眼’与‘诗眼’相通
的角度揭示了北宋后
期诗学的重要特色。
在禅学深刻影响的宋
代，以禅喻诗也成为一
种风气。”如果说研究
宋代文学，绕不开对禅
宗的研究，那么研究元
代文学，也是如此。周
裕锴最近和几位青年
教师在撰写《宋元佛教
文学史》，发现诗僧在
元代也很普遍，因为元
代有段时间没有科举，
很多读书人出家，元代
诗僧文化水平比较高，
留下不少别集，语录里
也充满诗的语言。


